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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的达赉湖暖阳高照，坚冰融化，草木萌动。
民警王福最爱达赉湖的春天，也最怕达赉湖的春天。
每年春天，王福都要和同事们在湖边扎起帐篷，24 小时

进行巡逻，即使轮班睡觉也要睁一只眼睛。
这个季节是偷捕滥捞达赉湖鱼类的高发期。

枪冻死了，他们用牙咬子弹上膛鸣枪报警

达赉湖即呼伦湖，蒙语意为“像海一样的湖”，水域最大面
积达 2339 平方公里，是我国第四大淡水湖和北方生态屏障的
重要组成部分，2002 年被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及世界生物
圈保护区网络成员。

2000 年 4 月，王福和同事们在克鲁伦河驻守巡逻时，突
然发现远处尘土飞扬，伴随着轰鸣的引擎声，一串由吉普车、
拖拉机、摩托车组成的车队飞驰而过，向克鲁伦河口驶去。

“偷捕大部队来了。”王福说罢，赶忙召集 8 名巡警驾车追
赶。眼见 100多名偷捕分子正肆无忌惮地捕捞作业，有的几人
一伙用大网捞，有的一个人用小网兜。

民警上前制止并没收非法捕捞网具，偷捕分子见状立即
将他们团团围住，开始抢夺网具，并进行围打。混乱中，王福被
人从背后打倒在地，眼前一黑昏了过去。

随后赶来增援的民警将王福送往医院，经检查发现，他被
打成脑震荡和腰部损伤。

住院治疗 20 天后，王福坚持出院，回到了克鲁伦河口，扎
起帐篷继续守护国家渔业资源。

坚守在护渔执法一线，对王福来说既是职责所在，也是在
履行对牺牲同事的承诺，完成他们未竟的事业。

那是 1997 年 11 月 21 日，上百名偷捕人员在达赉湖东岸
冰面上疯狂捕捞。

时任达赉湖水上公安局副局长赵晓健率领王福等 5 名民
警上冰清理违法人员。他们乘坐一辆加了跨杠的小三轮，押解
1 名偷捕人员在冰面行驶，途经一片薄冰区时，冰面轰然塌
陷，7 人连同小三轮全部坠入冰湖中。

湖深 7 米，气温零下 28℃，7 人命悬一线。民警周旭东首先
自救成功，他迅速扯下大衣和皮夹克作为救援工具，开始救人。
就在这一瞬间，赵晓健消失了。
周旭东来不及多想，把大衣“唰”地扔了出去，第一个被救

上来的是偷捕人员，第二个是王福。
还困在湖中的刘海亮、王锐、原锁军呈三角分布，周旭东

再次把大衣扔过去，刘海亮抓住大衣之后被拖拽着前移。王锐
手被冻麻了，死死地用牙咬住大衣，把胳膊揣进大衣口袋里，
随着刘海亮的移动，他也一块被拽出水面。

救起几位战友的王福筋疲力尽，他准备鸣枪报警，可枪冻
死了，子弹上不了膛，刚刚获救的王锐急中生智，用牙将子弹
咬上膛，鸣枪报了警。

在湖面执法的其他小组，此刻距离他们最近的也有六七
公里。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冰水中的原锁军已气息奄奄，寒
冷的冰水正在消耗着他的体能。已经冻僵的周旭东四人依然
没有放弃，还在努力救援。

原锁军还在与冰水抗争，但麻木的肢体已拽不住东西，大
衣从他的手中脱落，他的手慢慢垂下，脑袋一仰，身体渐渐下
沉……

刘海亮回忆说：“看到水从他的面部一点点地没过他的头
部，我永远也忘不了……他的眼睛始终没闭，始终在睁着，进
到水里他还睁着……”

周旭东、王福、刘海亮、王锐虽然获救，但他们四肢均冻
伤，手指、脚趾的末梢神经功能至今没有恢复。而赵晓健、原锁

军的身影却永远定格在达赉湖里。
牺牲时，赵晓健 32 岁，原锁军 36 岁。
此后的每年 11 月 21 日，民警们都要低头哀思。
达赉湖公安分局副局长徐秋慧告诉记者：“守护达赉湖近

半个世纪以来，先后有 3 名民警为保护生态安全献出生命，数
十名民警因公负伤、致残。”

在荒岛上狗都饿跑了，他却坚守着

在呼伦贝尔草原，有一个古老的传说：很久以前，草原遭
遇了风妖和沙魔的侵袭，天国派来一对名为呼伦和贝尔的天
鹅，它们与恶魔殊死搏斗，最终战胜了风妖和沙魔。后来，天鹅
变成了呼伦湖和贝尔湖，永远庇佑这里的草原与牧民。

近半个世纪以来，全国唯一保护生态和野生生物的专业
公安机关——— 达赉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公安分局，自 1973 年
成立以来，三代民警用鲜血和生命与偷捕者周旋，救护野生动
物于危难，护卫着这片湖水的美丽。

46 岁的高国权现任达赉湖公安分局副局长，他和同事们
一年有 300 天以上工作在湖区，湖区周边处处留下了他的足
迹，也烙下他“铁面包公”的印记。

偷捕大户白某是常年盘踞在达赉湖边的渔霸，在一次被
没收渔具后，他托关系给高国权送来 20 万元现金，希望高国
权能对自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收下这 20 万元，自己人民警察的形象将一文不值，湖区
资源就要付出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代价。”面对巨款诱惑，高
国权严词拒绝，并亲自带队实施水上抓捕，拔掉了这个横行数
年的偷捕“钉子户”。

“总有人说我们傻，就知道埋头干活，不会挣钱。我们的工
作不是为了挣钱，达赉湖的生态安全是再多的钱都换不来
的。”高国权说。

在达赉湖公安分局，有许多像高国权这样的民警，他们多
是在达赉湖畔长大的渔业工人的后代，对养育自己的“母亲
湖”有着一份特殊的感情。

“我们从小就是喝达赉湖的水长大，工作苦一点、累一点
都不怕，只希望达赉湖永在。”在民警兰钦山的眼中，警帽、警
徽不仅是一份光荣，更包含着艰辛与苦涩。

达赉湖上有许多小岛，因常年无人居住，成为偷捕分子的
秘密基地。每年夏天，民警们都要上岛巡逻。

某年夏天，兰钦山和两位同事一起到湖中的一个小岛巡
逻，出发时，还特地带了一只小土狗做伴。后来同事有其他任
务，先后离开小岛返回局里。

“小岛所在的湖区附近偷捕比较严重，没人来接替我，我
不能擅自离开岗位。”兰钦山说。

近 40 天时间，岛上只有兰钦山一个人。带的饮用水喝光
了，他就把湖水烧开了喝，偶尔泡点砖茶稀释水腥味。一日三
餐只吃方便面，最后，方便面被雨淋得发霉，面饼和包装袋粘
在一起，撕都撕不开。

当同事们来接替的时候，兰钦山人瘦毛长、面容憔悴，身
上生虱子，一股烂泥味。食物给养“弹尽粮绝”，就连忠实的伙
伴小土狗都不见了，跑出去觅食，找了半天，最后在一户牧民
家被找到。

达赉湖公安分局局长耿耀廷说，为遏制非法捕捞行为，民
警们一年四季都得不到休息，冬季尤其难熬，时常在零下 30℃
的严寒中爬冰卧雪，饿了吃冰馒头咸菜充饥，渴了就近喝点湖
水，艰苦的工作环境导致 90% 以上的民警患上各种疾病。

偷捕分子遇险时，第一时间求助的还是民警

执法严厉的公安民警令偷捕分子闻风丧胆，视他们为“天
敌”。但在偷捕分子遇到危险时，第一时间求助的还是民警。

2015 年 11 月 12 日晚，15 名偷捕人员在达赉湖的冰面
上进行非法捕捞活动时，误入薄冰区。

当时月黑风高，他们周边的冰面在风力作用下不断松动
漂移，游移的冰面产生巨大撞击，发出恐怖之声。10多个小时
也没有找到可以安全上岸的结实冰面，走投无路，他们想起了
向“劲敌”公安民警求救。

克鲁伦派出所所长姜峰接到求救电话后，立即组织所内
民警赶赴现场。当时是封冰初期，湖面上的冰还没有完全冻结
实，偷捕人员被困的断裂带周围是只有 9 厘米厚的薄冰区，救
援中稍有不慎就可能导致塌冰。

姜峰决定采取用船摆渡的方式进行营救。
他走在救援队的前面探路，虽有强光手电照射，但可视范

围不到 10 米，只能摸索着往前蹚。走着走着，姜峰感到一股水
打湿了裤腿，低头一看，发现走到了一块冰面边缘，向前几厘米
就是薄冰覆盖的湖水，再往前走几步就会掉进刺骨的湖水里。

危机重重，救援队冒险前进。步行两公里后，终于发现了
被困的 15 名偷捕人员，他们立刻将冲锋舟放下水，经过一个
多小时的紧张营救，分批将遇险的 15 名偷捕人员营救上岸。

达赉湖公安分局的民警常年在湖边巡逻，不但护渔救险，
还和湖边的牧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牧民在遇到困难时，第一
时间想到的也是民警。而牧民群众看到民警们需要帮助时，也
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

今年清明节，达赉湖畔冰雪未消，枯草萧瑟，民警周旭东
来到湖边的一座墓前，默默地摆上手把肉，将酒缓缓洒在坟
前，嘴里念叨着：“老哥哥，今年兄弟又来看看你，带了你最喜
欢吃的肉、最爱喝的酒，咱们兄弟俩再好好聊一聊。”

周旭东哽咽了，20多年前的一幕又一次浮现在眼前。
1990 年 11 月，周旭东驾驶摩托车上冰追捕偷捕人员时，

冰面破裂，连人带车掉进湖中。他迅速解开棉袄的扣子，将棉
袄在水面摊开增加浮力，同时大声呼救。

附近的 3 名牧民听到后迅速赶来，手拉手组成人链将周
旭东拽出冰湖，之后将他带回蒙古包，把他的大衣脱掉烤干，
并不断摩擦他的四肢，帮他恢复知觉，还熬了热气腾腾的奶茶
给他驱寒，最终救了他一命。

打这之后，周旭东和这 3 名牧民兄弟成了好朋友。老牧民
邵成文无儿无女，周旭东把他当成了自己的亲人，每次巡逻路
过他的放牧点，都会去看他，给他送去新鲜的水果蔬菜。

第二年，邵成文遇车祸身亡，周旭东闻讯泣不成声，当时他
在出差赶不回来，便嘱托家人帮助料理了邵成文的丧事。

没能见到邵成文最后一面，周旭东一直感到很遗憾，此后
每年清明节，他都会去邵成文的墓前坐坐。“要是没有牧民兄
弟，我不是淹死就是冻死了。”周旭东说。

饥饿黄羊发出绝望的叫声，民警冰上救援

2002 年，随着达赉湖被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及世界生
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达赉湖公安分局的主要职责除水上护渔
外，还增加了查处保护区内走私珍稀保护动物、破坏自然资源
等违法犯罪案件的任务。

2015 年 5 月，达赉湖公安分局接到群众举报，有不法分子
在售卖小狼崽。8 日深夜，民警根据线索潜入交易地点，发现盗
猎分子杭某兄弟正准备将 5 只幼狼以每只 2000 元的价格卖
掉，民警将杭某兄弟当场抓获，解救出 5 只小狼崽。

被带回警局的小狼崽十分怕人，不吃也不喝。有经验的老
民警看了以后说，这些小狼崽太年幼，离不开母狼的照顾，它们
被抓获时母狼一定也在身边。

经过审讯，杭某兄弟交代，他们趁公狼外出觅食之际，将母
狼及 5 只嗷嗷待哺的小狼崽连窝端回家中，母狼被他们藏了起
来。第二天，办案民警成功救出母狼，驱车 100多公里，将它们
送回原来居住的洞穴。回到母亲身边的小狼崽，活蹦乱跳。

达赉湖公安分局副局长薛爱忠说：“作为全国唯一的保护生
态和野生生物的专业公安机关，达赉湖公安分局全年处理的案
件中有 40% 为野生动物案件。近十年来，分局共查处野生生物
相关执法案件 3310 起，处理涉案人员 3900 余人。”

除了查处违法犯罪案件，民警们还多次救助遇险的野生生物。
2003 年 12 月 5 日，一场大雪使北疆变得白茫茫一片。为

了觅食，蒙古国境内上千只黄羊涌入我国境内。风雪交加中，65
只黄羊与群羊跑散，闯入达赉湖小河口一带冰面上。

在陆地，这些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可谓是长跑健将，可到了
冰上，他们一步一趔趄，完全丧失了长跑能力。长时间的挣扎，
加之饥寒交迫，这些黄羊再也跑不动了。夜深风急，气温降到零
下 35℃，伏卧在冰雪中的黄羊发出绝望的呼号。

黄羊的叫声传到了小河口派出所，也惊动了周边群众。第
二天清晨，雪停了，周边群众陆续集聚岸边，准备上冰捕杀黄
羊。派出所民警得知情况后，冒着严寒开展营救。经过 4个多小
时的救援，65 只黄羊被安全救出冰面，在保护区核心区放养。

耿耀廷说：“近十年来，达赉湖公安分局先后收缴和拯救黄
羊、天鹅、苍鹭、红隼、狼等野生动物一万余只。经过三代公安民
警的不懈努力，达赉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资源得以完好保
护，生态环境逐步向好。”

春风拂面，芳草茵茵，达赉湖倒映着蓝天白云，清波荡漾。

“冰水一点点地没过头顶，他的眼睛始终睁着”
内蒙古达赉湖公安分局三代民警用鲜血和生命护卫湖区的美丽

本报记者孙哲、江文耀

清晨，阳光挥洒在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群山间。
52 岁的吐逊·萨吾提爬上高耸的瞭望塔，眺望着依协克帕提
湖。远处，刚刚迁徙而来的黑颈鹤、斑头雁们清晰可见。

“今年已经来了 22 只黑颈鹤，斑头雁的数量也要比去年
多！”站在瞭望塔上，吐逊为“朋友们”的再次相见感到兴奋，他
向记者介绍，这种拥有黑色前颈的动物是世界上唯一生长、繁
殖在高原的鹤。说罢，他翻出破旧的笔记本赶忙记录，鬓角夹
杂着的白发被阳光照得明亮。

今年，是吐逊在这片野生动物“桃花源”坚守的第 25个年
头。

保护区里的“儿子娃娃”

北连东昆仑山北支脉的祁曼塔格山，南接东昆仑山中支
脉阿尔喀山，这里是我国首个以保护高原生态类型与物种多
样性为重点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阿尔金山自然保护区。

阿尔金山保护区被誉为“东方的肯尼亚”，4 . 5 万平方公
里的高原中栖息着 350 多种野生动物，其中不乏黑颈鹤、藏羚
羊、雪豹等珍稀物种，因此也成了盗猎、非法穿越的“高发地”。

1993 年 8 月，27 岁的牧民吐逊“转行”成为阿尔金山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简称“阿管局”)依协克帕提中心站的
管护员，不久就第一次见识了盗猎者的残忍和贪婪，30多只
藏羚羊惨遭毒手，被剥了皮的“高原精灵”静躺在荒原上。

“动物也都有生命，咋能为了钱就这样胡来？”眼前的惨
状，让吐逊心疼不已。

海拔接近 4000 米的依协克帕提中心站，即使在盛夏的夜

晚，不大的房间里都得生火取暖。尽管还缺车少人，吐逊却依
然勇敢，成了同事、牧民口中的“儿子娃娃”(新疆方言，意为

“男子汉”)。
1994 年的冬夜里，吐逊在望远镜中看到了远处闪烁的灯

光，立刻通过电台向上汇报，赶来支援的公安、武警趁着黑夜
摸到帐篷前，将盗猎者一举擒获。

当同伴驾车追击逃窜的盗猎者时，吐逊又独自端起钢枪，
留下看守被控制住的 28 名盗猎者。顶着零下 30多摄氏度的
寒温坚守了 1个多小时，吐逊的左耳被冻掉一截。

残缺，却也成了他最引以为傲的“勋章”。

此后，吐逊开始不厌其烦地向牧民们入户宣讲。多年来，
山上的牧民成了依协克帕提中心站的“流动岗哨”，织起严控
盗猎、非法穿越的网络，也总能为吐逊和阿管局提供及时有效
的情报。

高原上的“坚守者”

“人来了一看这儿的环境，没几天就走了。我还没搞清楚
人家叫什么！”

“依协克帕提”在维吾尔语中意为“毛驴陷下去的地方”，
湖边的沼泽地不仅让栖息在高原上的藏野驴常常失足，也让
阿管局从山下聘来的“生力军”们望而却步。

“到了夏天一下雨，沼泽地里全是烂泥巴。有时候巡逻车
陷进去了，我一个人得挖四五个小时。”吐逊告诉记者，常年上
山、蹚水，他的车上常常要备着铁锨等工具。

如果想从依协克帕提中心站开车回到若羌县城，则需要
翻过海拔 4485 米的阿木巴勒阿希坎达坂(达坂意为“狭窄的
山口”)，4个多小时后到达山下的乡镇伊吞布拉克，再蜿蜒向
西行驶近 300 公里才能到达目的地，全程要耗费一个白天。而
这个数字在 1998 年则超过了 24 小时。

“那会儿我也没有车，都是坐在乡里解放卡车后面的‘大
斗子’里下山，司机只会开车还不够，还得会修车！”回忆起多
年前的“囧途”，吐逊和妻子帕太穆汗·买买提苦笑不已。

帕太穆汗是在保护区朝夕陪伴吐逊的人。每天，她都做好
香喷喷的饭菜等待吐逊，又或是跟随丈夫开着那辆破旧的二
手越野车，看望散落在周边的牧民朋友。因为长期在高原生
活，帕太穆汗的心脏并不好，如今每天要吃 3 次药。

周旋于盗猎与恶劣的自然环境间，山上的牧民逐渐撤到

了山下，如今只剩下 6户 19 人。几年前吐逊也曾被调回过若羌
县城，但他最终仍返回阿尔金山。

深山中与世隔绝的环境，将吐逊的性子打磨得愈发平静，
唯独和山下的儿女通电话时话才多了些，这是他和妻子最放心
不下的人。吐逊说，9 岁的儿子对山上的动物们充满了好奇，也
渐渐知道了父母的职责。

野生动物的“救助人”

近年来，随着阿管局与当地政府和可可西里、羌塘等周边
保护区管理部门的通力合作，盗猎、非法穿越现象得到一定控
制。吐逊的工作重心渐渐由防范盗猎转变成救助野生动物。

让吐逊记忆最深的是 4 年前遇见的一只刚出生不久就被
妈妈“丢”了的藏羚羊。

为了这只“小精灵”，吐逊和妻子专门从山下买来了牛奶，
小藏羚羊也逐渐长大。此后的时间里，藏羚羊同吐逊达成了“默
契”：早晨出去在附近吃草，晚上就回到院子里。直到一个冬日
的清晨，吐逊起来后再也不见这只藏羚羊的踪影。

“连续好几个月，都感觉自己的一个孩子离开了。”吐逊一度
很失落，但最终也为藏羚羊找到自己的广阔天地而开心。

“黑颈鹤翅膀断了，就给上个夹板；遇见饿了走不动路的，就
在站里精心喂上一个星期；巡逻时捡回了 8 枚斑头雁卵，便让管
护站喂养的母鸡孵化……”尽管吐逊夫妇远离儿女，但救助过的
动物们，都变成了陪伴他们的“家人”。

4 月，阿尔金山自然保护区的春意尚懒。在吐逊使用了 20
多年的老望远镜中，盗猎者的身影不见了，保护区里栖息生活
的动物更多了，甚至在中心站不远处的路边，也有了藏羚羊和
藏野驴的身影。

25 载庇护高原精灵，残缺的左耳被他看作“勋章”

“我们从小就是喝达赉湖的
水长大 ，工作苦一点 、累一点都不
怕 ，只希望达赉湖永在 。”对全国唯
一保护生态和野生生物专业公安机
关——— 达赉湖公安分局民警们来
说 ，警帽 、警徽不仅是一份光荣 ，更
包含着艰辛与苦涩

▲大图：吐逊·萨吾提在依协克帕提湖巡查。小图:阿尔
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藏原羚。 本报记者江文耀摄

▲ 2017 年 8 月 15 日，达赉湖公安分局民警救助白腹鹞。

新华社记者李云平摄
 2006 年 11 月 13 日，达赉湖公安分局执勤车辆在冰面

上遇险。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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